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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角度阐释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象征词语教学，主要针对亚洲圈的日韩留学生，探讨了中日

韩三国象征词语的差异，并提出了教师应当根据词汇本身的特点恰当使用第二语言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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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任何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一定的社会文化会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

的各个方面。在自己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生活多年的外国人来中国学汉语，必然会碰到多方面的跨文化的

问题。他们学习汉语，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在感知、理解、学习、掌握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在具体的学习

活动的各个层面上都会发生跨文化的问题。因此我们说，“对外汉语教学”既是一种语言教学，同时又

是一种文化教学，或者说是语言文化一体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或明或暗地，或隐或现地，

每时每处都充满着学习主体与客体所不可摆脱的两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跨

文化问题的多面性。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区别于本民族语言教学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对外汉语教学不可能固守在传统语言学的范围内，仅仅去完成语音、词汇、语法和句子的知识传授。

跨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内在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着对外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句

子的内在结构和构成原则。与此相应，掌握这种跨文化语言学的跨文化能力就是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教

师基本素质的最重要的核心。一个对外汉语教师，无论是在本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在异国教授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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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其次才是一个教授汉语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外语教学中，它首先必须考

虑到自己的语言与学生的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差异带来的冲突、误解。好的外语教师应当充分

利用这些冲突和误解，在克服这些冲突和误解中，教会学生能够解决交际问题的语言能力。而这与在本

国教授本国学生学习作为母语的汉语完全不同。对外汉语教学行为是基于跨文化平台上的语言操练，而

传授作为母语之汉语的行为则是建基于同一文化平台上的语言实践。更重要的是，跨文化交际因素是内

嵌于对外汉语教学之中的，它是对外汉语教学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即不能仅仅把语言看成是文化的表征，

而应当把语言视为文化交际的一部分。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要使外国留学生通过学习汉语，能用汉语进行交际。培养学生的听、说、读、

写能力，而不是教给学生全面、系统的语言知识。作为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它们

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教授的内容；除此之外，还会涉及语用、修辞、文化。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不同语言之间差异极大，词汇量不够，学了语音、语法也无济于事。语言系统内部可以大致分为几个子

系统；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在几个子系统中，词汇最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特征，也最容易

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对来说，语音和语法跟文化的联系不如词汇。在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语言文化教学时，

应该更重视在词汇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

由于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因而对同一事物、同一概念的理解

和表达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产生偏误或引起误会，以至影响语言交际的顺利

进行。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发展，交际文化引起了

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普遍重视。因此，文化词语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象征词语是文化词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了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尤其是集中体现了

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文化方面的特征。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象征词语的象征意

义也有异有同。我们通过汉语与亚洲圈其他国家象征词语的对比，认识到象征词语的差异与不同的民族

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方面具有一些参考意义。

象征词语是通过具体事物的形态、习性、特征来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或者说，象征词语以客观事

物的某种特点来象征人的主观心理。因此可以说，某些词语除了理性意义之外，还含有某种抽象的文化

象征意义。毕继万先生在谈到对外汉语教学界当前词语的研究和教学情况时曾经指出，“词语教学中对

词义的解释通常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环境中的意义，对某词在汉文化中的一般涵义及其与学生母语文

化中涵义的差别和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产生的误会与冲突却注意不够。学生在学习中常常似乎理解了某

词在课文中的涵义，却在其头脑中产生可能是经过本文化观念过滤了的图景，在实际交际中就会产生误

解甚至冲突”［1］。

象征词语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中日韩三国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的国家，不管是在文

化还是语言方面都存在着相同点，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点。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针对不同

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分组教学。

2  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中日韩象征词语比对与差异阐释

中日两国文化接触历史悠久，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则在不少方面接受日本文化

的影响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相互影响延至今日，而且仍然在继续。就文化思想来说，日本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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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 世纪后半叶从中国传入了《论语》《千字文》等典籍，儒学进入了日本。6 世纪上半叶则大量传入

了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学经典，同时初传佛教，此后以儒、佛文化思想作为日本教育的主要基础，形

成日本教育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教育和人文思想，渗透到当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日

本社会，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大体都维持在“以和求全体之中”，这表现在如个人与家庭、职工与企

业等方面都是强调自我与群体的融洽关系。《菊花与刀》进一步向我们展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正如，

题目“菊花”与“刀”般：菊花，高雅，柔和；刀，好斗，残忍。日本人能把这两种鲜明对立的性格融

合起来，“以和为贵”地调和起来。

日本到了近代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民族在实践中巧妙地学习外来文化，使外来文化变成有益于

自身的东西。文化交流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在文化交流进行的同时，也同时进行着语言的交流。语

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的具体表现。由于中日文化模式相互影响，但也有一定差异，象征词语的语义

覆盖面也同中有异，我们在教学中应把那些有显著差异的象征词语做重点讲解。

上述这一点在中日颜色词的象征意义上体现较为明显。在颜色词方面，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其联

想意义都有接近的一面：“白”有清白、纯洁的意义，汉语“他是清白的”跟日语“彼は白い（他是无罪的）”

是同义的。汉语“黑市”“黑话”“黑车”等中的“黑”有私下、秘密、非法的含义，日语中的“黑”

则蕴含了“有罪”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给日语以很大的影响，日语借用了汉语的很多根颜色相关的词

语：白丁、黑头（少年）、红粉等。现代汉语中，表示黑的“青”、表示红的“赤”已经较少单独使用了，

而在日语中，这些用法依然存在，可见中国文化对日语的深远影响。

不同之处：“白”日本备受推崇，代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神性，甚至成为天子的服装色。婚礼上，

女子常穿“白无垢”的白色和服。而在汉语中，白色成为了丧服的颜色。“黄”在汉语中是高贵、权威

的象征，日语则没有，甚至在古语中都没有黄色，直到平安时代才由中国传入日本；后来汉语的“黄色”

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蕴含出一种新的附加义——色情、不健康，而在日语中，象征色情的颜色词则是“ピ

ソウ（粉红色）”。

中韩两国的文化渊源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也对韩国

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习惯、社会风貌，无不打

上儒学思想的烙印。从韩国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社会上普遍推行的伦理道德准则基本上源于

儒家思想。“唇齿相依”一词往往被人们用来形容中韩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据说中韩两国

文化交流的历史将近三千年，从山水相连的地理关系中也可以初步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两国在政治、

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曾有过密切的交流。尤其是公元前二世纪由于汉字传入韩国，对韩国的语言与文

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语言中的象征词语也不例外，它主要体现在动物类象征词语、植物类象征词语、

数词的象征词语等方面。

汉韩有一些完全相同的象征词语。

“龙”—“龙”作为图腾很早就传入韩国，韩国人也把它看成是神圣的象征，而且通过一些古籍的

记载就形成了与汉语完全相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朝鲜时代（1402 年）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时，不仅

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象征皇权的“龙”也被吸收了。因此，韩语与汉语一样，凡是与皇帝有关

的都加一个“龙”字。“鸳鸯”它们主要生长在中国北部与朝鲜半岛。雄鸟称“鸳”、雌鸟称“鸯”，

它们喜欢成双成对地生活。如若其中一只遭遇不幸，另一只则终生不配。由于这样的特征，人们就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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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作恩爱夫妻的象征。“五”在汉语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也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中国古代盛行五行说。

古代思想家称金、木、水、火、土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因素，以此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变化。与五行相配，

便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辣咸辛甘，五官：耳目口鼻身等。韩国的“五行”“五

方”说也是很早就受到中国的影响，这些有关“五”的象征义与汉语完全相同。

中韩两国属于同一个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韩国过去曾长期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韩民族在接受中国文

化的过程中，也融入到自己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展现了韩国的文化象征世界。虽然汉韩象征意义完全不

同的象征词语数量不多，但我们可通过完全不同的象征词语了解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及不同的传统文化。

“熊”—汉语中的“熊”的象征义是借熊的外表特征来取义的。它胖乎乎的样子和笨拙的动作使人

们联想到笨拙、愚蠢。不过，在韩语中的“熊”的象征义是来源于神话。在韩国的建国神话中，熊是吃

了二十一天的大蒜与篙子后变成女人。由此“熊”象征女人与忍耐。在韩国，“猪”也有特别的象征意

义。首先它的外表因胖而使人们联想到一种福气。此外“豚”的音与韩语的“钱”是同音，念“don”，

因此它就象征财富。韩国人如果做有“猪”的梦以后往往要买彩票，人们相信“猪”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

会带来则富。20 世纪 70 年代在韩国的商店里很流行贴一只黑猪给几个小猪喂奶的画，它象征财源广进，

事业发达。

每个数字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首先可以分成阳数与阴数，也就是奇数和偶数。汉民族偏爱偶数，

汉民族的原始宗教和道教也都崇拜偶数，认为是大吉大利之数。《易经·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

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这种二元思想观念反映到生活方面，即事事讲究对偶和对称，

并且喜欢事物的成双成对。“二”和“八”，这两个数字在中国很受欢迎。“二”—在文化生活方面，

旧诗词及对联都讲究对偶、对仗；从建筑艺术到城市布局、民间工艺等，都讲究对称均衡之美。人们在

相互送礼物时，也讲究“送双不送单”，以取成双成对的吉利之意。不仅如此，汉族人在择定结婚日时

喜用双数日，送喜糖要带双数，新房内外要张贴红“囍”字。这些都是偏爱偶数而形成的社会风俗。“八”——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原来并不受青睐的“八”，现在却是越来越走红了，大有独领风骚

之势。在广东话里“八”和“发”的语音相近，因此“八”就意味着“发”，意味着发财。近年来，在

改革开放中领先一步的广东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广东来的阔佬来往于各大城市，自然也把“八”

带到了大江南北。既然“八”与“发财”联系在一起了，“八”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吉祥号。因此，人们

喜欢在 8 号开业，喜欢有 8 的电话号码、车牌，甚至有一些商店，为了迎合顾客的心理，在商店的价格

上也出现 18 元、58.8 元、88 元等等。

韩国却与中国恰恰相反，韩民族自古以来较喜欢阳数，也就是奇数或单数，认为阳数是个吉利的数。

这是与阴阳思想有关系，阴阳的观念是全受中国道家的影响而产生的，也是儒、佛、道三个宗教共同分

母。韩民族也认为数字有一种神秘力量，在生活中办重大事情选日期的时候，喜用奇数日，不用偶数日，

以免发生灾祸。韩国人送礼物的时候绝不送双数，而送单数。盖房子的间数也盖 3、5、7、9 间房子，

饭桌上的菜也是摆 3、5、7、9 个菜。

3  对外汉语教学中象征词语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由此可见，尽管日、韩语都大量借用了不少的汉语词，在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上，跟中国也有一些

相近，但仍然会有一些词语在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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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对交际中出现的象征词汇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正确预估学生会从

自己的文化背景中获取知识，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就文化词语教学而言，新的教学模

式应该是这样的：

前期任务：输入一定的语言和文化知识—（阅读和听力）

    

执行任务：小组活动、讨论、个人陈述、评论等等—（会话和听力）

    

后续任务：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公开表演、分析和测试—（会话和写作）

    

掌握文化知识，加深文化理解    发展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正确理解不同文化模式的特点，相互尊重，以充分发挥文化模式中的积极影响，促进不同文化间的

尊重、接触和发展。同时也促进语言的学习。语言学习有母语的学习和把非母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

学习第二语言既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思维方式和文化系统的转换，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镜子，

基于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我们在象征词语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

3.1  翻译法

翻译法是将汉语象征词语直接翻译成学生的母语或中介语。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初级阶段的对外汉

语教学，中高级阶段对那些词义比较抽象、又可以找到准确对应词的词汇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运用翻

译法简单方便，能减少课堂讲解的时间，有利于学生迅速理解和掌握词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法的

使用必须降到最低限度，能不用则尽量不用。因为如果大量地使用翻译法，会使学生产生对母语或中介

语的依赖，影响他们对汉语的掌握。

3.2  直观法

直观法是指用实物、图片、表情动作、幻灯等形象化教学手段来学习象征词语、解释词义。一般来说，

人们感知的信息材料越直接、越具体、越鲜明，记忆的效果就越好。借助实物、图片、表情动作、幻灯

等进行象征词语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在词语和所指事物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使抽象的词语具体化、

形象化，同时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和听觉，不但有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识记词语，而且有利于培养

学生直接用汉语思维的能力。如讲解“红”“黄”等在中国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词时可以出示传统婚礼

上新娘服装的图片，中国历代皇宫的图片等。

3.3  词语搭配法

通过词与词的搭配来使学生理解、掌握词义，如常与哪些词搭配，怎么搭配。如为老年人祝寿时常

常送“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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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语境法

在进行象征词汇教学时，要词不离句，避免孤立地死记硬背单词，要在一定的语境中运用掌握词语。

因为任何词语都要在语境中出现，只有在语境中才能明确其含义，了解其用法。例如在中国民间婚嫁中，

与植物有关的谐音就不胜枚举。传统婚礼，新娘入门后，要在新娘的被子里放上桂圆、核桃、枣、栗子、

花生。桂圆，谐“圆”的音，象征夫妻圆圆满满；核桃，谐“和”的音，意味夫妇和美；枣，谐“早”

的音，栗子谐“立子”的音，图的是“早立子”，早生儿子；花生，谐的是“花着生”的音，是既生儿子，

又生女儿。枣、花生、桂圆、莲子或栗子是取“早生贵子”的意思。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精讲多练”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词汇教学也不例外。因此，练习也是对外

汉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而且是连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纽带，教师必须精心设计，予以重视。

（1）直观练习法

利用课前准备好的图片、教室里存在的实物以及幻灯片，帮助学生练习学过的词语。

（2）句子练习法

句子练习法形式多样，有用规定词语造句、用指定词语回答问题、用指定词语改说句子、用指定结

构完成句子等，是比较灵活的一种练习方式，有利于学生用所学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有利于教师发

现学生在词语使用上存在的问题。使用这种方法时，学生一旦说了病句，教师不宜立即打断学生，予以

纠正；应等学生说完再进行点评。

（3）改错练习法

教师提供给学生几组有错误用词的词组或句子，让学生改正。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检查学生是否真正

掌握了词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特点。练习时，教师引导全班学生一起讨论，找出错误的地方并说明原因。

改错练习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准确地掌握词的用法和汉语遣词造句的规则，还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减少错误

的自觉性，因为改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分析、对比的过程，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4）话题练习法

在象征词语教学的初级阶段，留学生可能仅会组词、造句和简单对话。随着教学的深入，留学生将

逐渐学会成段表达。用比较通顺、连贯的言语成段表达一个话题，是一种言语技能的综合训练。在这一

过程中，可利用已学过的象征词语，启发学生围绕自身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自由表达感兴趣的话题。如

学了有关中国节日上的象征词语，可以组织学生谈谈自己国家的节日，这样容易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习变成一件赏心乐事。正如皮亚杰所说：“兴趣是能量的调节者，能发动储存在内心的力量，使原

本困难的工作变得乐此不疲。”

总之，“对于从事对外汉语的教师来说，工作的难度‘不在内容，而在方法’”［3］。象征词语中的“交

际文化义”离不开跨文化交际的语言环境，需要对比才能揭示出来。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需要了解学

生的民族文化，并把它与汉民族的文化进行对比。凡是不揭示文化义，留学生就不能准确理解的，我们

就要给他们讲清楚。“交际文化义”的揭示也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把语言知识的传授与交

际文化义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中，应该以传授语言知识为主，揭示交际文化义

为辅；中、高级阶段应该对“交际文化义”的揭示应该深入、广泛一些。可以增设专门的“汉语词义与

交际文化义”的课程，引导学生系统的掌握象征词语中的文化因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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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Symbolic Word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ai Xuefe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teaching of symbolic word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in the Asian circle. It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of symbolic words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proposes that teachers should us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appropriate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bulary.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ymbolic words; China, Japan and Korea;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